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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异名”与知识积累:
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使东采风集》源流考论∗

周 雨 斐

　 　 内容摘要: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所撰采风诗作,是考察晚清士大夫东

洋认知的重要文献依据。 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使东采风集》汇录张氏在

日诗作三百余首,多涉“同文异义”现象,经对勘可知,部分作品曾以《使
东诗录》为题,于

 

1879 年在《申报》发表,后递经作者修订、增削。 张氏诗

序对日本汉字词的释义逻辑与中国传统名物训诂方法一脉相承,借助晚

清士人熟习的文学形制与思维方式,在东洋世界与国人固有的知识体系

间建立钩联。 赴日游历者叶庆颐付梓于 1889 年的《策鳌杂摭》之“事物

异名”卷,因集释大量日本汉字词,颇受当代学界称许。 叶著实以《使东

采风集》为主要知识资源。 此类日本汉字词知识在晚清士人间的早期传

播与积累,折射出近代中外知识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是甲午以后大规

模引进、接受“和制新名词”之前奏。
关键词:张斯桂　 《使东采风集》 　 叶庆颐　 《策鳌杂摭》 　 日本汉字

词　 “同文”

光绪三年(1877) 十一月,清朝首届驻日使团抵达东京。 在任四年

间,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皆撰有系列“问俗采风”诗作,
王锡祺称之为“三绝”①。 研究者在探讨晚清士大夫的日本认知、日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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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 (23&ZD247)、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明清文论集成与研究” (17AZD026)、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24 年度

资助项目(SDH3154001 / 123)阶段性成果。
王锡祺:《使东诗录跋》,张斯桂:《使东诗录》卷末,《小方壶斋丛书四集》,国家图书

馆藏清光绪年间铅印本(索书号:A02853),叶一。 按,《使东诗录跋》落款署“光绪

癸巳仲夏”。



来词运用等议题时,首届驻日使团成员的作品通常是重要文献依据;其
中,当论者提及张斯桂诗作,所依据的基本是收录于王锡祺《小方壶斋丛

书》中的《使东诗录》40 首①。 近年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使东采风集》被点

校、注释并出版,汇录张斯桂在任期间所撰诗歌三百余首,整理者谓该书

“以行吟格律诗的方式将对一国长达五年的观察诉诸笔端”②,然目前学

界对此书鲜有利用与讨论,对张氏诗稿的内容流变、传播接受等问题,亦
未予关注。

笔者在研读上海图书馆藏张斯桂《使东采风集》抄本时发现,书中部

分篇章的早期版本曾以《使东诗录》为题于
 

1879
 

年在《申报》连载③。 另

外,受当代学界称许的 1889 年刊叶庆颐《策鳌杂摭》卷八“事物异名”,其
条目名称、释义与《使东采风集》诗题、小序文本存在大量雷同。 兹考辨

《使东采风集》与《使东诗录》及《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卷在内容、形式

上的源流关系,并借此观照晚清士人对日本汉字词知识的早期传播、积累

以及中日“同文”关系的认知演进过程。

一、《使东采风集》抄本与《申报》载《使东诗录》

张斯桂(1817—1888),字景颜,号鲁生,浙江慈溪(今属浙江省宁波

市)人。 作为首届驻日使团中公认的“最通时务之人”④,张斯桂自早年

即留心西学,并有数年参办洋务经验。 咸丰五年(1855),经浙江巡抚何

桂清向朝廷奏请,张斯桂自英商处购入轮船“宝顺号”出洋巡缉海盗,并
被公举为管带。 同治元年(1862),应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招请,“随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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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费成康校注的张斯桂《使东诗录》 (收入《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

桑日记·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 年),系据《小方壶斋丛书》本整理,
此后论者在征引时基本据此整理本。 林智素曾过录上海图书馆藏《使东诗录》抄

本,内容与《小方壶斋丛书四集》一致。 详参林智素:《走向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张斯桂研究》附录二《使东诗录》,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龚缨晏指导),2009 年,
第 66—69 页。
张帆等编注:《使东采风集》,华夏出版社,2020 年,第 5 页。
夏晓虹在讨论《申报》与驻日使馆的关系时,较早留意到张斯桂 1879 年 4 月 2 日至

9 日发表于《申报》的《使东诗录》(夏晓虹:《黄遵宪与早期〈申报〉关系追踪》,《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37 页)。
何如璋 1880 年 8 月 21 日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笔谈时所言(刘雨珍编校:《清代首

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704 页)。



委”,旋由曾国藩征召赴皖,“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

枪炮队”。 同治十年,复应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招请,偕胞弟张斯栒

(1842—1898)赴福建船政局,“先委阅海图局,继则仿造水雷、电信两事,
八越月而成”。 光绪元年(1875),张斯桂经船政大臣沈葆桢奏保,送部引

见,奉旨赴总理衙门听候考察,同年,又随沈葆桢赴台处理牡丹社事件善

后事宜,经沈氏奏保,以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 次年,经总理衙门奏

明“通晓洋务,堪备使才”,由吏部引见,奉旨候选同知,复以知府即选,旋
加三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国副使①。

上海图书馆藏《使东采风集》 (下文简称“《采风集》”)抄本一册(索

书号:371582)②,半叶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无行格。 卷首有赵

炳藜及日本关义臣序,均为他人所誊写,非作序者本人手书。 卷端题名下

署“四明张斯桂未是稿”。 正文不分卷,录张氏诗歌凡 367 题,均为七言

绝句,《土葬》《佃煮》二题重出。 卷末附张斯桂撰《使东节略》一篇,及赵

炳藜诗《赠鲁生先生四律即希郢政刊列大稿》。 诗稿及后附《使东节略》
中均有多处涂乙改削痕迹,天头处有眉批,语及篇目去取及对其顺序的调

整。 推测此抄本为张斯桂诗稿之誊抄本,批点或为赵炳藜阅读时所留

手迹。
《使东节略》文末自述写作及存录诸诗动机:“爰将数年中目见耳闻

者一一托诸咏歌,以为问俗采风之一助云尔。”关义臣序曰:
(先生)驻节东京也,凡四年,智深而虑远,果决而坚定,暇则出

所为诗数百首以示。 义臣受而读之……是集沈浸秾郁,深有合于温

柔敦厚之旨,尤义臣所服膺勿失者也……今先生将去日本矣,我都人

士欲谋所以留先生者而不得,则咸请留先生之诗,而嘱义臣为之序以

刊之。 盖读其诗,可想见其为人,益令我都人士念先生不置云。③

关义臣(1839—1918),字季确,号湘云、秋声窗主人,幕末福井藩士,奔于

西洋,清同治年间曾游访广东,明治维新后历任大阪府权判事、鸟取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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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童华:《前出使日本副使三品顶戴特用知府张君节略》,张宏订等主修:《慈东马径

张氏宗谱》 卷十,上海图书馆藏民国十五年( 1926) 永思堂木活字本(索书号:
904552),叶一至五。
本文所引《使东采风集》内容,除特别说明外,皆据此本,后不逐一出注。
抄本中关义臣序末无署名及时间,华夏出版社校注本中落款云“明治十五年关义臣

于日本”,当为整理者所加。



事、置赐县权令、大藏权大丞、判事、贵族院议员等①,著有《秋声窗诗钞》
《秋声窗诗抄别集》《秋声窗文钞》等。 据关义臣序可知,张斯桂在离日归

国前夕将出使四年间陆续作成诸诗裒辑成集,邀其寓目,且当时日本东京

人士有刊印张氏诗稿的计划。
赵炳藜序落款时间署“光绪八年仲春月上浣”。 赵炳藜,号味青,原

籍浙江归安(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寄籍直隶深泽县(今属河北省石家庄

市),廪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赴日游历②。 赵序称“去腊,(先生)
驺从南旋,又莅寓舍。 藜勉拟四律,以偿逋负,适以博大雅一噱。 不数日,
先生携有大著《使东采风集》示藜。 展诵循环,爱不释手”。 序文另见载

于 1882 年 4 月 20 日《申报》第 3 版,题为《书张鲁生先生〈使东采风集〉
后》;书末所附七律四首亦见载于 1882 年 4 月 15 日《申报》第 3 版,题为

《率赠张鲁生先生》。
《采风集》所录诸诗主题包罗万象,如赵序所概括,“自宫殿职官,士

民商贾,技艺外教,以及山水桥路,屋所饮食,器具动植,诸如此类,无不乘

兴拈毫,编诸歌咏”,且多数诗作径以用汉字表示的日本事物的名称为

题。 汉字在日本的本土化使用与其固有字义、用法间的不协调现象,颇引

起对日文不甚熟悉的张斯桂关注,有鉴于此,他通常在小序中尝试解释所

见之“名”与所指之“实” 的关系逻辑,诗歌正文则主要吟咏具体事物。
《采风集》中有 15 首曾载于 1879 年 4 月 7 日《申报》第 3 版,所用总标题

为《使东诗录》(下文简称“《诗录》”)。 《诗录》总共有 43 首,先后分 5 次

在《申报》连载③,包括七言律诗 22 首,七言绝句 19 首,七言歌行 2 首。
王锡祺《小方壶斋丛书》中刊录的《使东诗录》仅 40 首,较《申报》所载缺

《御泊宿》《西历元宵东京府知事邀往三井银行观剧是夕各国公使暨日国

巨卿大贾咸集主人索诗作此以赠之》 《陆军省士官学校观轻气球》 3 首。
1879 年 4 月 2 日《申报》首次刊发时有编辑附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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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参中村正直:《经史论存序》,关义臣编纂:《日本名家经史论存》卷首,日本明治

十一年(1878)温故堂刻本,叶二。
《批学务处呈深泽县廪生赵炳藜出洋游学请发咨转给文(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

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3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72 页。
分别见《申报》1879 年 4 月 2 日、3 日、4 日、7 日、9 日,均在第 3 版。 时张斯桂尚在

任期内。



前读何子峨太史《使东杂咏》,洪纤毕具,倾佩莫名。 因念副使

张鲁生太守亦一代奇才,此次同赋皇华,当亦别有佳构。 昨果由东洋

寄到大(箸)〔著〕,披吟一过,洵与正使所作异曲同工。 用特陆续照

登,俾海内同人得共欣赏云尔。
　 　 既往研究者未曾留意到,不仅《采风集》收录诗篇数量是报载《诗录》
的近十倍,且即便是与《诗录》中小标题相同的 15 首诗①,其诗序、正文亦

不尽一致。 通过报载《诗录》与抄本《采风集》的对读比勘,可以还原张斯

桂出使期间不断积累、修改与去取采风诗作的过程。
《采风集》相较于报载《诗录》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小序的订补

《诗录》发表时,张斯桂抵日时间尚短,采撷街头偶然所见招牌入诗,
对相关汉字词的具体所指往往尚不明晰,故小序中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
后随着驻使日久,认识有所调整。 如《钓道具》在《诗录》中的小序曰:“买

钓鱼钩铺子。 犹言钓鱼一道之器也。” 《采风集》 小序修改为:“鱼钩也。
道具者,犹言钓鱼一道之器具也。”②又如《发铗处》一诗,《诗录》小序曰:
“铗,剪也,剪发之匠也。”《采风集》修改为:“亦薙发店也。 或有写‘理发

处’‘刈发所’者。”除对前说予以订正外,另补充了与之同义的日本汉字

词。 此外,亦有《采风集》小序是在《诗录》基础上的具体化展开或引申。
如《诗录》中《御料理》小序作:“御者,大也。 料理,犹言善治庖也。” 《采

风集》改作:“日本饭铺也,亦名‘御养生’。 食品则生鱼、生肉,虽糖食、蔬
菜亦皆冷炙。”补充介绍日本的饮食习惯。 又如《八百屋》在《诗录》中小

序曰:“蔬菜店,未详何义。” 《采风集》中引申为:“蔬菜店也。 八百者,谓
蔬菜、鲜干菌及瓜瓠等类,大约有七八百种,取其多而已。 故凡蔬菜店俱

写‘八百屋’三字。”
2. 诗篇的增删

如《玉子场》一诗,《诗录》小序作“玉子,鸡卵也。 场,买处也”,《采

风集》诗序中“买处”改为“卖处”。 《诗录》中题下仅一首,咏写鸡蛋,诗
曰:“多子从来称德禽,外相白玉内黄金。 一经剖食无完卵,辜负鸡栖覆

翼心。”《采风集》 题下则为两首,上引《诗录》 所载为第二首,次句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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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分别为《两国桥》《吾妻桥》《大问屋》《大安卖》《古帐卖买》 《御料理》 《御泊宿》 《玉

子场》《仙台味噌》《四海波》《发铗处》《御入齿》《钓道具》《八百屋》《荒物类》。

 

《使东采风集》抄本中“道具者”三字为批点者添加。



“中藏白玉又黄金”,第一首为《诗录》所无:“混沌犹未判元黄,鸡卵匀圆

满几筐。 出处休询诸葛恪,东吴太子请先尝。”次句突出鸡蛋数量多,合
于小序中的“卖处”。 再如《御料理》一题,《诗录》中作:“料理羹汤口味

香,易牙手段本精良。 五侯奇膳郎官脍,贴地杯盘劝客尝。” 《采风集》中

作:“不假烹调养老饕,盘中鱼肉太腥臊。 恍从侯使君家过,槐叶东坡食

冷淘。”后者末二句用流水句,化用苏轼诗《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

使君食槐叶冷淘》①的典故,以“槐叶冷淘”借指日本喜用冷食的习惯,与
小序所称“食品则生鱼、生肉,虽糖食、蔬菜亦皆冷炙”形成呼应。 两诗用

韵不同,侧重亦异,说明《采风集》中删除前作,增加新作。 又如《诗录》中

的《发铗处》一诗,在《采风集》中题目改为《御发翦》,内容完全一致,而
《发铗处》题下则另作一首。

3. 诗句的润色

如《四海波》一诗,《诗录》中首句作“佳酿都名四海波”,《采风集》中

“都名”改作“名为”,前者以“四海波”为酒的统称,后者根据实际情况改

为特称。 再如《荒物类》,《诗录》中小序曰“荒物,草器也”,诗云“草衣草

帽草铺茵,草草生涯色色新。 更有筐篮轻且巧,一层层扎细丝匀”,前二

句主要围绕“草”这一原材料展开;《采风集》中一方面将小序扩充为“以

草编成各种用物,如筅、刷、箕、帚等类,其细者为筐篮”,前二句亦改作

“生涯草草属劳人,薄物零星结构新”,突出“劳人”在原材料(“草”)利用

与转化中的作用,“薄物”则从字面上照应标题中的“荒物”。 又如《八百

屋》一诗,《诗录》作:“小摘园蔬喜满筐,菜根滋味本来香。 苹蘩蕰藻都罗

列,笑比成都八百桑。”《采风集》中首句改作“罗列园蔬各满筐”,三、四句

改作“闭门曾屈英雄种,赚得城都八百桑”。 《三国志·蜀书》载诸葛亮曾

上表后主刘禅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②。
后一首诗虚实结合,想象辛苦劳作换来丰盈利润,烘托出店铺蔬菜品类的

丰富。
4. 诗体的变换

除题目一致的七绝外,《诗录》 中还有一些其他体裁的诗歌内容与

《采风集》中作品所咏对象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情况通常改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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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著,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1 年,第 1990 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五,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27 页。



大,不仅诗歌体式不同,作者的感情色彩也往往发生变化。 如《诗录》中

咏及日本服饰的主要有《东京男子》《东京女子》 《东京妇人》 《易服色》四

首,均为七律,《采风集》则对不同年龄、身份者的服饰加以区分,各以七

绝形式题咏。 《诗录》中《东京女子》次联和尾联分别作“披襟不掩金诃

子,曳屐如行响屧廊”,“等闲亲试兰汤浴,笑向人前卸绣裳”。 《采风集》
中有《妇女妆束》一诗:“袒胸跣足满街游,双屐平排十指柔。 挈伴每朝频

洗浴,倩人间日一梳头。” 后者对前者内容进行了拆解、挪移、细化与补

充,并去除了前者中所流露的轻亵态度。 又如《诗录》中《易服色》作:“椎

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 改妆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 优

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月断根苗。 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首联称束发原属日本文化之“本色”,孰料一朝改易,锋芒指向明治四年

(1871)日本太政官颁布的“散发脱刀令”,进而将明治维新后一系列的易

服举措形容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优孟衣冠,贬损态度十分直接。 而

《采风集》中有《御门服色》,诗序曰:“维新之后,举朝皆易服色,君为之

创。”诗云:“免冠带剑御明堂,脚踏蛮靴两袴长。 窄袖短衣当伫立,依稀

胡服武灵王。”《资治通鉴》载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谓公子成曰:“寡

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①作者以此典故类比明治维

新后的易服举措,似意在从“备四境之难”、抵御西人恃力胁迫这一角度

“重新”理解日本易服背后的用意,不再有鄙夷之态,甚或略含赞赏。 《采
风集》中又有《士族衣冠》一诗,小序曰:“明治维新之后,官场俱易服色,
惟士族则否。”诗曰:“法服先王重彼都,衣裳楚楚是通儒。 峨冠博带四民

首,大袖宽袍七尺躯。”明治二年,日本政府颁布“版籍奉还”政策后,对社

会中的身份秩序加以调整,将先前“士农工商”之“四民制”变为皇族、华
族、士族与平民的划分,旧公卿、大名统称为华族,旧幕臣、诸藩藩士、神
官、寺院家臣等称为士族,原下层武士初称卒族,次年起其中的世袭者亦

被归入士族,余者编入平民②。 该诗描述明治维新后,部分士族犹保留

穿戴日本传统服饰的习惯,且其样态与中国儒家服饰有相近之处,由此

揭出日本启动西化进程后新旧交织的社会风貌,较之《诗录》所写更为

客观。
根据上述文本差异推测,张斯桂最初或是从所撰诗稿中选取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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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三,中华书局,1956 年,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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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申报》以供发表,嗣后陆续有所修改润色、增补取舍,终汇录为《采

风集》一书。 张氏在诗序中对日本汉字词的释义,脱胎于中国传统名物

训诂对物名之“理”的探讨思维。 《尔雅》 《方言》等中国早期经典训诂著

作中即有释名物的专章,汉、魏以降又出现训“万物之称号”的专书,刘熙

《释名序》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

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
谓之‘释名’。”①这种“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②

的释名方法,正是张斯桂解释日本名词的逻辑基础。 有鉴于此,他通常先

考究名称所指之物,进而追究物名之所以然,采用以词释词的方法,以习

见的中文同义词解释陌生的日本汉字词。 诗歌正文所采用的竹枝词形

式,源起于巴渝民歌,而在清初以降日益向描摹地方景物、叙述地方掌故

倾斜,从侧重抒情性蜕变为凸显征实性与知识性,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借

由国内新创办的《申报》推动而形成热潮③。 《诗录》对日本名物的题咏

兼具题材的陌生化与风格的通俗性,恰契合彼时国人对域外知识的猎奇

心理和阅读趣味,缘此得到《申报》推介。 作为对前后四年间体察揣摩日

本政俗风尚的总结,《采风集》除了延续《诗录》根据个人经验对所见日本

汉字词从字面推演词义的做法,亦吸纳了部分从所结交之日本人士处获

知的掌故,力求增加内容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这些涉及“市廛一名一物

之微”④的知识,使《采风诗》在客观上具备了类似于“通识教材”的功能,
为后续赴日行旅者入境问俗提供参考。

二、《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卷对《使东采风集》内容的抄改

研究者在讨论近代早期中国人对日本汉字词的接触、使用与认知时,

虽对何如璋、张斯桂等首届使臣“使用新的或不常见的汉字词语”的情况

有所肯定,但一般认为其数量“不多,注释也较简单”;与此同时,对赴日

时间稍晚于首任驻日使团的民间文人叶庆颐的《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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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21
年,第 1 页。
毕沅:《释名疏证序》,《释名疏证补》,第 5 页。
朱易安:《略论都市化进程中的海上竹枝词》,《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第 174
页。.
关义臣:《叙》,张斯桂:《使东采风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卷则大为嘉许,视为“甲午之前中国人撰写的书籍中,收录日语词最多、
注释最详细的”①,并具体剖析叶氏对日制汉字词的意义及词源的释义方

式。 然论者皆未曾留意到,《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卷共 130 个条目,88
项名称与《采风集》中的诗题完全一致,11 项名称包含或被包含于《采风

集》中的诗题(详见表 1),其中“大问屋” “八百问屋” “御料理屋” “发铗

处”“御泊宿”“大安卖”“玉子”“仙台味噌” “四海波”等 9 项更是早就见

于张斯桂发表在《申报》的《诗录》小标题中,另有 6 项与《采风集》中诗题

仅个别文字有异②。
表 1　 《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卷条目名称与《使东采风集》诗题对照表

完
全
一
致

大黑天、圭庵、两替屋、大问屋、诸见世物兴行、国立银行、佛师、时计师、龙吐

水师、屏风师、花火师、卖家、贷家、乘合马车溜所、诸路汽船乘客荷物取扱所、

妇女待合所、奉公人口入所、雁皮纸卖捌所、邮便切手卖下所、御定宿所、羊肉

卖捌所、御休处、发铗处、男雇人受宿、御泊宿、安泊宿、一新讲、浪华讲、质家、

白鼠、大工、左官、涂师、车职、御贿料、令爱舍、御待合、於路之、大安卖、贷本、

御齿黑、犊鼻裈、亚尔个保儿制造所、佃煮、共同物扬场、西洋料理、大福帐、唐

栉物、万种物、砂糖、金米糖、安八饼、大福饼、荻乃饼、太太饼、红梅烧、公债证

书、誂、喜世留、仙台味噌、万渍物、各国铭茶、白玉饴、山川白酒、初梅、四海

波、昆布、寒天、生荞麦、天麸罗、本胡麻扬、烧芋、叠、海鼠、海鼠肠、海虎皮、海

老、平贝、鲣节、大黑鮨、鲵鱼、鳆鱼、艺者、贷座敷、鵺、雪隐、尘溜、登女床

包
含
关
系

《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卷

假皇居　 　 　 坊主　 　 　 御料理屋

驿递局贮金预所　 兴亚会　 支那　 　 　 海苔

玉子　 　 山鲸　 　 　 　 硝子

《使东采风集》

赤坂假皇居　 坊主新例　 八百屋　 御料理

驿递局贮金所　 　 兴亚会支那语学校
 

　 新干海苔

玉子场　 山鲸卖捌所　 硝子制造所

　 　 将《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卷上述条目的释义与《采风集》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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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03、206 页。 并可参看王宝平:《清代研究日本之力作———论〈策鳌杂摭〉》,《日本

学研究》第 5 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35—141 页;王宝平:《〈策鳌杂摭〉:
首部晚清民间文人日本研究专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72—
80 页。
《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卷中条目“裱具师” “酒类买下所” “女雇人请宿” “女子妆

束”“贿室”“函冰馆”,《采风集》中诗题分别作《表具师》 《酒类卖下所》 《女雇人受

宿》《妇女妆束》《贿所》《函馆冰》。



的诗序逐一进行对比,可发现二者亦存在大量雷同。 以曾先后出现于

《诗录》与《使东采风集》中的《八百屋》为例,后者诗序已见上引,而《策

鳌杂摭》“事物异名”卷有“八百问屋”一条,释义曰“或称八百屋,即蔬菜

行也。 八百者,乃言其行中所有瓜瓠蔬果等类有八百种之多耳” (卷八,
叶二)。 又如“一新讲”,《采风集》诗序曰:

讲者,讲社也,系佛家名目。 凡农工商贾,多奉佛教,或各集其党,
以聚谈之名,曰某某讲①,名目颇多,犹②一党也。 有神灯讲者,乃古

之神道教也。 一新讲,则民间豪③者所立,各处市镇皆有此社,一气贯

通,无少区别,且代客保护,极其周到,无遗失、偷盗、引诱、嫖赌兼④旁

人欺诈拐骗等事。 故富贵子弟出外游行,投庽⑤其中,最为稳妥。
“事物异名”卷释义为:

客寓之上等者每有此牌,初不解何义,嗣据日人云“一新”乃党名,
即教名也。 盖东俗崇奉佛教,各聚其类,自立一会,名之曰某某讲。 讲

者,即讲道之谓,惟一新讲中之人皆民间豪富居多,若流品稍次,必拒

而不纳。 故在日本通国,无论大小城厢乡镇,凡有上等客寓,必悬此三

字,且必有与各处同道声气相通。 设寓客有被人欺侮拐骗,以及偷盗、
遗失、纠诱、嫖赌等情,主人力任保护,视同己事。 是以此等客寓,非就

地著名殷实、声势显赫之人不能开设也。 而绅富子弟之出游税驾者,
咸乐投此居止焉。 又有称神灯讲者,大率类此。 (卷八,叶九)

语句顺序有所颠倒,内容则基本一致。
叶庆颐,字新侬,号策鳌游客,上海人,光绪七年(1881)一度客居于

京都,后又游经大阪、兵库县,旋赴东京。 国家图书馆藏有《策鳌杂摭》上

海文艺斋刻本八卷四册(索书号:地 931 / 898)⑥,卷首有光绪十三年秦云

序、光绪十四年叶炜序、光绪十五年叶耀元序及姚文栋函,另有何镛序未

署时间。 叶炜序曰:“余于庚辰夏重至日本,辛巳春再游西京,寓柊屋。
宗仲新侬继至,主晓翠楼。”(卷首,叶五)西京,即日本京都。 因两人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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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点改“以聚谈之名,曰某某讲”为“设立聚谈之所,名曰某某讲”。
批点改“犹”为“总不离乎”。
批点于“豪”下增“富”字。
批点改“兼”为“并”。
批点改“庽”为“寓”。
本文所引《策鳌杂摭》中文字均据此本。 为省篇幅,仅随文括注出处。



叶氏,叶炜年长,故称叶庆颐为“宗仲”。 《申报》 1882 年 11 月 20 日第 3
版载叶炜《壬午孟冬还自东瀛邂逅少泉新侬二君于沪滨之登祥楼茶话各

占二十八字》诗,可知在此时间前,叶庆颐业已回国。 秦云、叶耀元序中

皆提到叶庆颐游日两载(卷首,叶一、叶七),因此,1879 年 4 月张斯桂的

《使东诗录》诸作在《申报》发表时,叶庆颐尚未抵达日本,张斯桂诗序显

然不可能源出于叶氏撰述,只可能是后者参考前者。
那么,除了公开发行于《申报》的张斯桂诸作,叶庆颐是否存在阅读

过《采风集》未刊稿的可能性呢? 叶庆颐光绪七年自京都一路游经大阪、
兵库县,随后前往东京,不仅借由同客东京的清人王治本结识华族源桂阁

等日本名流,还曾一度暂居于清朝驻日使馆,撰有《东京使馆元旦偶成》
(见《申报》1883 年 1 月 9 日第 3 版)。 1887 年 3 月 17 日《申报》第 12 版

载叶庆颐《海外怀人诗》八首,其六为《关义臣》,诗末自注曰:“壬午正月,
余将归国,君设宴于家,为张公使与余祖别。”可知叶氏在东京时与张斯

桂本人以及为《采风集》作序的关义臣皆曾直接打过交道,有条件阅读到

已基本成型待刊的《采风集》。
《策鳌杂摭》牌记署“光绪十五年岁在己丑仲夏开雕于沪上”。 正如

王宝平所考证的,光绪十五年夏付梓,中途一度遇到经费问题,最终“正

式问世当在 1890 年以降”①。 《凡例》第四条有谓书中日本建置“以其明

治二十年所定为准”(卷首,叶十),因此该书正式定稿时间晚于 1887 年。
而张斯桂归国后经总理衙门奏请以知府即选,由吏部签掣分发直隶广平

府②,光绪十四年三月即卒于任上③,故而《策鳌杂摭》的定稿时间应晚于

《采风集》。
《策鳌杂摭》卷端署“上海叶庆颐新侬辑,钱塘袁祖志翔甫校”,秦云

序中称叶氏“两载搜罗,皆徐福岛之事实;一编撰述,变《吾妻镜》之体裁,
此叶君新侬《策鳌杂摭》之所由著也”(卷首,叶一),《凡例》第一条曰(着
重号系笔者所加):

471

①

②

③

王宝平:《〈策鳌杂摭〉:首部晚清民间文人日本研究专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第 73 页。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4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60—61 页。
李鸿章:《题报广平府知府张斯桂病故开缺事(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九日)》,顾廷龙、
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19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516 页。



是编所摭日本事实,曾经躬践目睹者多,绝不附会夸饰。 亦间有
∙∙

与
∙

前人载籍或侔或判之处
∙∙∙∙∙∙∙∙∙∙

,不揣浅陋
∙∙∙∙

,妄加考证
∙∙∙∙

。 然驳杂之诮,(刺)
〔剌〕谬之疵,仍所不免。 (卷首,叶十)

可知此书实具有资料汇编性质,叶庆颐对此业已有所说明。 然由于叶庆

颐未如翁广平《吾妻镜补》、黄遵宪《日本国志》等一样在书末具列参考书

目,卷八(“事物异名”卷)亦无直接征引的书目,因而既往研究者在考察

《策鳌杂摭》材源时,根据撰者表述将卷八内容判断为主要源于作者闻

见,并认为其“通过引述日人言语来证实闻见,不仅弥补了资料来源的不

足,更增加了本书的客观性和可信性”①。 实则经过仔细对比该卷与张斯

桂诗稿可知,《采风集》应是叶庆颐直接参考过的主要知识资源。
不过,叶庆颐亦非全然直接搬运《采风集》诗序,对一些内容也有加

工处理,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省略出处

《采风集》部分诗序明确提到过作者亲身见闻的时间地点,或是获知

日本传说逸闻的消息渠道,而《策鳌杂摭》在袭用其内容时,往往对这些

文字予以省略。 如“雪隐”条:
毛厕也。 横滨外务省出张所内②有此牌额。 丁丑冬仲,抵③横

滨,先庽于此,因得见之。 (《采风集》)

厕室也。 凡巨宦之家及出张所厕室皆有此二字,虽不详其义,然
大抵犹中土之言出恭耳。 (《策鳌杂摭》卷八,叶二十五)

加波浪线的文字为张斯桂对首次见到“雪隐”二字之情境的记录。
又如“鵺”条:

鸟羽天皇时,宫殿之上,夜有怪物,命武臣赖政射之。 应弦而堕。
首如猴,身如虎,尾如蛇,名之曰鵺。 今赖政之后裔有旧诸侯大河
内④云其国中男女携手同车,嫌疑不避,裸身共浴,羞耻全无,将来生

子,有类于鵺。 可发⑤一笑。 (《采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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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宝平:《〈策鳌杂摭〉:首部晚清民间文人日本研究专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4 期,第 75 页。
批点于“内”下增“其厕上”。
批点于“抵”上增“初”字。
批点于“内”下增“者”字。
批点改“发”为“供”。



日人尝曰:“昔日鸟羽天皇时,宫殿上有怪物夜鸣,因命武臣赖

政射之。 应弦而落。 其物猴首彪身,尾修若蛇,名之曰鵺。 今国

俗,男女携手同车,裸身共浴,罔知羞耻,不避嫌疑,或将来生子,亦
当有肖夫鵺乎?”真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 《策鳌杂摭》卷八,叶二

十五)

加波浪线的文字为张斯桂获知有关“鵺”的传说的直接渠道。 旧诸侯大

河内,即日本华族大河内辉声(1848—1882),幕末大名,清和源氏后裔,
号桂阁,又称源桂阁。 对于上述地点、人物,叶庆颐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笼
统表述为“凡巨宦之家及出张所”和“日人”。

2. 考订拓展

《采风集》部分诗序内容较为粗略,《策鳌杂摭》在其基础上有所考订

与拓展,以求准确详细。 如《采风集》中《大黑天》诗序曰:
倭人所敬畏之神也。 明治以前,僧家戒律颇严,其有不守清规

者,或藏妇人于密室,勿令人知。 有随喜者过而问焉,则答以“大黑

天”,人即敬畏之,不敢入而观矣。 故俗称僧妻曰“大黑天”。
《策鳌杂摭》袭取《采风集》中已有的解释,并进一步考订该词与神佛信仰

之渊源,加波浪线的文字为其新增内容(下同):
日人称僧妻之隐语也。 相传大黑天者,乃日人所最敬畏之神。

昔年有僧匿妇女于密室者,辄曰“此中大黑天也”。 客至,遂不敢入

内随喜,故云。 按,“大黑天”即佛书所载摩诃迦罗天也。 (卷八,叶一至二)

再如“邮便切手卖下所”,《采风集》中小序较为简单:“邮便者,寄书邮之

法也,便捷①。 切手者,黏贴函外之小印纸也。 仿西法设此。” 《策鳌杂

摭》则进一步补充了对“切手”(邮票)所代表的邮资价值及其使用方法之

具体介绍:
邮寄便捷,谓之邮便,故日人称信局曰邮便局。 切手者,黏贴信

函外之人面小印花,即信资数目之凭也。 盖日人效法泰西,设立邮

政,信资先缴而后寄。 取资之例,但权信之重轻,而不计程之远近。
每信一函,约以三钱五分重为率,取洋银五分,若过一厘,则须倍之。
如是,每加重三钱五分,递加信资洋五分。 应纳信资若干,即以若干
之印花黏贴。 设或错误致有信重资轻者,到时核对不符,当将原贴之
资罚去外,照例补纳。 定制极严,然传寄之速,不差晷刻。 切手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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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批点改“寄书邮之法也,便捷”为“寄书邮之最便捷者也”。



分至五分,皆于印花中刊明,复各以颜色别之,不致混淆。 卖下所,乃
出卖之所也。 凡需邮便切手者,皆于此卖下所购取之。 (卷八,叶六

至七)

又如“大工”,《采风集》 小序仅言:“木匠也。 工价贵于他匠。” 《策鳌杂

摭》释义曰:
木工也。 艺颇精巧。 凡制作一切准绳斧凿,必能别出心裁,是以

工资亦较他业为昂。 和歌氏云:大工,本朝廷木工头,今泛以木工为大工者,僭
称也。 (卷八,叶十二至十三)

引述日本友人“和歌氏”的介绍,补充了“大工”词义在其本土的发展演变

历程。
综而观之,叶庆颐辑录百余个张斯桂曾在《采风集》中逐一题咏、易

引起国人费解或误解的日本汉字词,袭取张氏小序中的释义并加以增订,
复补充“样”“方”“御德用”“西施”“贯目”等 25 项《采风集》中未予题咏

的名称,最终编为《策鳌杂摭》“事物异名”一卷。 该卷引言曰:
日本与中国,地同洲,书同文,事物称名,应莫不从同,而讵知罇

鸱伏猎,每多似是而非,甚至令人索解不得。 姑举所习知者类录存

之,俾问禁问俗者作权舆,或不无小助云。 (卷八,叶一)

　 　 两者相比,如果说张斯桂《采风集》的特点在于原创性与谐趣性,诗
序释名,正文咏物,二者相辅相成;那么叶氏所编则偏重实用性,聚焦于释

名,相对集中、专门,在对日本汉字词的汇总、释义方面具有一定“后出转

精”的意义,并对中日语言文字之关系略作归纳总结。 考诸“事物异名”
这一卷名的由来,元明之际余庭璧曾编有《事物异名》二卷,专门收列、解
释名称之间关系,尤多搜罗蒙古语汇①,论者据此推测该书编纂或出于汉

人了解当时作为“国语”的蒙古语知识之必要②;清乾隆年间厉荃复辑有

《事物异名录》若干卷,关槐在此基础上增纂校订,除了“异名并见经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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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庭璧编:《新刻事物异名》,国家图书馆藏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索书

号:19270)。 按,余庭璧,生卒年不详,浙江余姚(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字国用,号
懒云。 该书又有日本延宝二年(1674)前川茂右卫门刻本,影印收入[日]长泽规矩

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陆锡兴:《论传统名物训诂之发展》,《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 9 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第 91 页。



必为详列”①,也留意收集前所未见之名物,尤其是烟草等自西方传入的

新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既往以“事物异名”为题的类书在编录时通常先

列正名,次列异名,余庭璧《事物异名》、厉荃《事物异名录》皆以正名为

目,次标异名,而叶庆颐《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卷中却将日本名称置于

前,基于中文逻辑和字义的解释置于后,这与张斯桂径取日本汉字词为诗

题的做法异曲同工,意味着彼时日本汉字词正逐渐被国人视为区别于固

有常识而有必要专门了解积累的知识。

三、知识积累与晚清中日“同文”关系的认知演进

从《诗录》到《采风集》再到《策鳌杂摭》 “事物异名”卷的文本嬗递,
一方面展现了张斯桂衔命出使四年间对包括汉字词在内的日本事物之考

察成果及认知深化过程,另一方面,叶庆颐的抄改亦在一定意义上映射出

晚清使臣采风诗作对“东洋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成效。
将诗歌有效转化成社会认识,并反馈为行政教化之措施,是历代士大

夫撰写采风诗时普遍怀有的诗歌理想②。 晚清出使外洋者一方面发扬清

初以降风土诗尚考据的写作风气,充分利用实地察访和搜集当地文献的

便利条件,借助诗序或注释拓展采风诗的知识容量;另一方面,仍有意识

地模仿民间风调,以竹枝词的通俗形式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 知识性

成为此际使臣采风诗的鲜明特征和读者阅读接受的重要向度。 如时人

评斌椿《海国胜游草》曰“一卷新诗当《水经》 ,雕搜风月遍苍溟” ,即称

许他将“诸国土俗民情,悉寄之于诗”的价值③;首位驻日公使何如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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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厉荃原辑,关槐增纂:《事物异名录》卷首《凡例》,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三

年(1788)粤东刻本(索书号:874007),叶三。 按,厉荃,生卒年不详,浙江慈溪(今

属浙江省宁波市),字静芗。 关槐(1749—1806),字晋卿、晋轩,浙江仁和(今属浙

江省杭州市)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二年出任广

东提督学政,后官至礼部右侍郎。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

其诗而视之。”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 卷十二,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326—328 页)《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
得失,自考正也。”(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708 页)
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七,林昌彝著,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海天琴思录　 海

天琴思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444 页。



撰《使东杂咏》,不仅促使友人庄介祎阅后“考东国逸事及山川风俗”①,
并亲赴日本游历,且何氏诗注中的地理知识还被王锡祺、李世勋等舆地学

者抽出单独编印②。 张斯桂围绕日本汉字名词展开的解释与题咏,则尤

多提供日本词汇知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读者对中日语言文字关系的

理解。
张斯桂对日本汉字词用法的持续调查寻访和对日本事物名实关系的

解释尝试,既源自他长期以来对“洋学”新知的好奇,也出于对中日汉字

运用差异性和日文学习必要性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日语的介绍

自西晋起零星见诸文献,以记音为主,根据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从事

中原以东之外族语言翻译工作的人古称为“寄”,故而与日语相关的介绍

通常被编入“寄语”类目,如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寄语略》、郑若曾《筹

海图编·寄语杂类》、郑舜功《日本一鉴·寄语》等③,一般先列出汉语词

汇,再以汉字拟音形式标注对应的日语读音;关于日文中的汉字表意与汉

语有异的现象,郑舜功《日本一鉴》另在卷四中列出“称呼” “事说”二类

进行过扼要介绍④。 不过,受到明、清两朝海禁和日本江户“锁国”政策影

响,中日间文化交流一度相当有限,仅有的交流以长崎客商为中介,主要

借助笔谈形式实现,职是之故,不仅中国的对日研究在清代前中期鲜有推

进,上述前人已陆续介绍过的日语知识亦普及率不高。 晚清政府向日本

派出的首届驻日使团只配备有西文翻译官,正是由于时人对日本的普遍

认知尚停留在外在形态上的“同文”,而忽略了中日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

性以及汉字进入日语后的在地化。 抵日次年,何如璋、张斯桂上书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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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庄介祎:《跋》,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卷末,上海图书馆藏日本明治年间万世

文库刻本(索书号:336762)。 按,该书首册有牌记“明治壬午新镌万世文库藏版”,
而据庄跋落款“光绪九年(1883)春正月”可知,此书全部刻成时间当不早于光绪九

年(1883)。
何如璋:《使东杂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国家图书馆藏清光

绪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索书号:地 14 / 914),叶二百八十一至二百八

十二。 何如璋:《使东述略》附《杂记》,李世勋辑:《铁香室丛刻续集六种》,清光绪

二十四年(1898)铁香室校印本。
李运博:《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第 51—57
页。
郑舜功纂叙:《日本一鉴》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北海图书馆抄本(索书号:地
931 / 794. 1),叶六至十四。



表示“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乖舛,即求精熟其语言

者,亦自无多,臣署只得暂觅通事二名……以供传宣奔走之用” ①,除了

就地雇用日本译员,培养清朝驻日使馆自己的东文翻译人材也被提上

日程。
日本幕末开国以及明治初年中日正式缔交后,除官方遣使外,中国民

间赴日游历者陆续增加,后者具有初步了解日本名物以便利在日生活的知

识需求,使臣采风诗由此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 与前代以记音为主和直接

列出词义的日语介绍相比,张斯桂试图对日本汉字词从学理性和通俗化的

角度加以阐释,其用意不止在于如实记录异域风土世情,也有方便读者理

解、接受之考虑。 叶庆颐袭取、改易《采风集》撰成的《策鳌杂摭》 “事物异

名”卷,即是对张斯桂采风诗作传播日本汉字词知识成效的一次集中展现。
可以发现,叶氏“事物异名”卷中自张斯桂处采撷的日本汉字名词以彼国固

有词汇为主,包括古已有之的职业、物产、店铺名等,大多属于日常用语,而
鲜少出现明治以降大量涌现的用汉字对译西学术语的“和制新名词”,反映

出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接受日本名词的一个向度。
由于缺乏对汉字在日语训读词中表记功能的理解与把握,张斯桂、叶

庆颐都曾对部分日本汉字词用法感到“荒唐”,“胡所取而用之,殊觉莫名

其妙”②,望文生义与强行疏解的现象在所难免,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彼时

中国人对中日语言文字“同文”表象背后所存在的较大差异性感触日深,
中日语言文字间之关系正被重新思考。 与张斯桂同在首届驻日使团任职

的参赞黄遵宪所撰《日本杂事诗》中亦有诗曰:“释氏吴音儒汉语,后来更

杂蟹行书。 舌人口既经重译,学遍华言总不如。”诗后自注中扼要梳理汉

语传入日本后漫长的演变与分化过程,谓“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
用汉言者十之一而已……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最
后总结曰“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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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如璋等奏请在日本横滨等处分设理事官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光

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民国二十一年(1932)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叶二十九。
张斯桂《使东采风集》中题为《娘》的一诗曰:“女儿称谓太荒唐,不比姑娘比老娘。
顾影自宜怜蕙质(引者按,此句批点改为“顾影自怜同蕙质”),闻声恍欲近萱堂。”
日语中“娘”(むすめ)用来指称女儿或未婚女性。 叶庆颐《策鳌杂摭》卷八释“誂”
曰:“初不解其何义,询之日人,据云犹包做、定做之谓,亦有书‘御誂’或‘御誂向’
者,亦同此意。 按,‘誂’字徒了切,音窕。 《说文》谓‘相呼诱也’。 胡所取而用之,
殊觉莫名其妙。”(《策鳌杂摭》卷八,叶十九)



其文亦难”①。 1889 年刊行的赴日游历使傅云龙所撰《游历日本图经》
中,先后列出日语平假名、片假名和他搜集整理的“日本异字” (和制汉

字)及其音义 41 个,并指出日语与汉语属于不同语言系统,“汉语以字为

文,梵语以音为文,日本国语亦犹梵语也”②。 迨光绪二十九年(1903)姚

朋图被山东省派往大阪参加日本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所撰《扶桑百

八吟》中再次提到:“汉读吴音费主张,方言上口讽琅琅。 千文谁与重编

定,可有南朝周侍郎?” 注云:“日人之于汉字,读书则汉读,言语则用吴

音。 汉读出于经生,吴音原于释氏,皆与吾国今音不同,亦与彼中方言无

涉。 字之训诂,尤相歧异。 名为同文而实不同也。”③姚氏对中日语言文

字“名为同文而实不同”的认识,可谓此类日本汉字词知识数年间在晚清

士人群体中不断积累、传播的结果。
研究者业已指出,“对‘得名之所由’,即词之所以成立的理据进行说

明”,是清季中国人“理解乃至容受日语汉字词的极重要的条件”④。 在

甲午以后中国出现的“广译日本书”和赴日留学热潮中出现的数种主要

由留学生编写的“和文奇字解”工具书,致力于对汉语中无其义或无其字

的日本汉字及复合词加以解释,推度“理据”,其中包括部分明治以后日

本利用汉字创造的新词、译词⑤。 这些现象实处于张斯桂、叶庆颐为日本

汉字词寻找“名称合理性”的思维与实践之延长线上。 张氏、叶氏所解释

的日本固有名词绝大多数后来并未成为中国人的习惯用语;在救亡与启

蒙的双重压力下,甲午以降中国趋新士人、留学生留心观察、引介的日本

名词,从上一阶段以日常用语为主延伸至注重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

门类的学术用语,后者除了力图厘清基本词义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模仿、
应用,逐渐使“和制新名词”嵌入中国人自身的书写习惯和思想观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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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五年(1879)同文馆铅印本(索书

号:025226),叶三十二。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卷二十上《日本文学上》,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五年

(1889)《籑喜庐所著书》日本铅印本(索书号:地 931 / 895),叶五至七、叶十五。
姚鹏图:《扶桑百八吟》,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1928)无锡杨寿枬云在山房铅

印本(索书号:地 983. 1 / 9155),叶七。

 

[日]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第 433 页。
详参[日]沈国威:《関于“和文奇字解”類資料》,《或問》第 14 号,近代東西言語文

化接触研究会,2008 年,第 117—128 页。



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既往学界在探讨晚清早期驻日使臣采风诗作的传播时,大多围绕诗

集的刊本展开。 进一步结合报刊、抄本等文献并与同时期稍晚刊行的其

他书籍加以比勘可知,张斯桂出使期间的部分诗作在光绪初年业已借由

《申报》广为流传,其离任前编订的《使东采风集》不仅曾在关义臣等日本

汉学者间传阅,还被中国民间士人叶庆颐大量摘录。 作为一种产生于文

化碰撞中的“旅行记录”①,张斯桂借助晚清士大夫较为习惯的文学形制

与思维方式,尝试在诗序中采用脱胎于传统名物训诂的方法解释所见日

本汉字词,并以竹枝体对其所指称的具体事物展开题咏,从而在东洋世界

与国人固有的知识体系间建立起初步钩联。 叶庆颐辑出张斯桂对日本汉

字词的大量解释,在其基础上加以增订并出版,实现了相关知识的再生产

与二次传播。 使臣采风诗作价值的充分彰显,正有赖叶庆颐等读者的配

合,后者与此类文本的“隐含读者”②高度契合,并参与了与文本的交流对

话,进而充当使文本意义进一步拓展的津筏。
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之间的强弱地位彻底翻转。 以激进维新派、留学

生为主体,中国人积极引介来自日本的各类知识,东洋“新名词”迅速涌

入国内,“东学”一跃成为汲引西学知识的重要窗口,当前亦引起学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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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 Peter
 

Burke,1937—)在讨论近代早期前往意大利的

北欧人留下的旅行记录时,认为“它们是有关文化碰撞的珍贵文献,既揭示了他们

对文化距离的感受,同时又试图面对它或将它‘转译’ 成人们更加熟悉的某种东

西”([英]彼得·伯克著,丰华琴、刘艳译:《文化史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10 页)。
W·伊泽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提出:“‘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是一种本

文结构,它在不必然限定接受者的情况下预期他的存在:这个概念预先构造了将由

每一个接受者承担的角色,而且即使看来本文有意地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接受者

或者主动排斥接受者,这一点仍然有效。” ([联邦德国] W·伊泽尔著,霍桂桓、李
宝彦译:《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6 页)



泛关注与讨论①。 然而知识视野的转移,未必是在一朝一夕间发生的,以
连续性视角观之,前此十数年间趋新士大夫对日本名词的不断介绍,为国

人逐渐调整对中日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积累了诸多

知识资源,或是促成这一结果的持续驱动力之一。 相较而言,张斯桂《使

东采风集》、叶庆颐《策鳌杂摭》“事物异名”卷中出现的日本名词里,只有

“银行”“邮便” “公债” 等少量明治以后日本人利用汉字翻译的西洋术

语,这亦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当时中外知识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可为

相关讨论提供“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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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2 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71—694 页;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

三—一八九八》,凤凰出版社,2019 年,第 371—385 页。


